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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玉兰
一瓣一瓣

紫琅紫琅
诗会诗会

李健老师，在我脑海里
至今仍是神一样的存在
他曾是我的高中班主任
教我们高中数学
可他既会唱歌和写诗

又会书法和绘画
还经常有作品发表和获奖
我常常忘了他是严肃的数

学老师
那时数学是我的噩梦
我学习不认真的时候
他批评起来眼神凌厉
但看见我急得眼泪汪汪
他又偷偷笑了
用手摸摸我的脑袋
我怕他，又敬他
有时还有点恨他

有一段时间我眼睛总是害
麦粒肿

他听说田螺性凉有助于消肿
总喊我到他家吃螺蛳
他儿子有点嫉妒
故意一口也不吃螺蛳

还说谁爱吃让谁吃去
他瞪了儿子一眼
儿子赶紧埋头扒饭……

总想着有空要再回校去看
看李老师

又总是借口太忙没去成
后来再见到他
是在他的告别仪式上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一众学子用各自出版的学

术专著
献给老师作为他厚厚的枕

头
那是学生对老师呈上的最

后答卷
也是最好的感恩方式
我猜想他喜欢这样的方式

如果以现在的标准
五十几岁
仍算年富力强的中年
我一直不解：
上天怎么能以这样的方式
妒忌一个有才华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夏堡区沦
为敌伪盘踞之地，敌伪势力为
强化殖民统治，在当地疯狂推
行“伪化”政策，频繁发动“清
乡”“扫荡”，并肆意实施“抓丁”

“绑票”等暴行，其行径无所不
为、无恶不作，致使夏堡区百姓
陷入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的苦难
境地。湖林乡人民在中共地方
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挺身而
出、主动出击，以无畏勇气与智
慧打击伪军，用热血与行动谱写
了一曲曲反抗侵略、捍卫家园的
壮丽战歌。

1941年，芹湖伪据点内一
名副官恶行昭彰。该副官嗜吸
毒品白面，长期以权谋私、敲诈
勒索百姓钱财，百姓对其恨之
入骨，民愤极大。一日，此副官
身背盒子枪，摆出耀武扬威的
姿态，向常桥方向行进，企图再
次进村肆意敲诈。村民汪如寿
察觉其动向，迅速识破其阴谋，
随即心生妙计。汪如寿佯装上
街采购物品，故意在庄头与伪副
官碰面，而后满脸“热情”地将其

“请”进路旁小店。进店后，汪如
寿一边殷勤地递烟、倒茶，一边
吩咐店家端上香喷喷的油摊烧
饼“招待”伪副官，席间不断与伪
副官拉家常、问长问短，言语间
刻意吹捧，想方设法稳住对方，
为后续行动争取时间。事实
上，在与伪副官周旋的同时，汪
如寿已暗中派人火速向湖林游
击队队长张先霖汇报情况。

不到一小时，张先霖队长
迅速部署，派遣指导员章金辉
与3名游击队员赶赴现场。游
击队员们如神兵天降，突然出
现在伪副官面前，凭借默契配

合与迅猛动作，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夺下伪副官的武器，将
其牢牢捆绑后押至湖林乡南荡
乱坟堆处决。此次行动成功为
民除害，消息传开后，极大震慑
了芹湖伪据点的敌伪势力，使
其自此不敢轻举妄动，有效遏
制了敌伪在当地的嚣张气焰。

1941年年底的一个深夜，
天空中大雪纷飞，寒风凛冽。
湖林乡基干民兵按计划在如泰
界河边大汪庄召开会议，商讨
抗日斗争策略。凌晨两点，警
戒民兵突然发现数十名伪敌正
悄悄向夏桥方向移动，企图发
动偷袭。危急时刻，张先霖与章
金辉沉着应对、迅速部署：一方
面立即集合民兵赶赴关键桥梁，
果断掀翻桥板，切断伪敌前进道
路，同时做好阻击准备；另一方
面，为警示村民并扰乱敌伪部
署，二人率先向敌人来袭方向扔
出一颗手榴弹。村民们听到爆
炸声，瞬间明白情况危急，在民
兵的引导下迅速起身，有条不紊
地向安全区域转移。此次行动
不仅成功粉碎了伪敌的偷袭计
划，更保护了村民的生命安全，
进一步坚定了湖林乡人民反抗
敌伪、坚持抗日的信心与决心。

湖林乡人民在中共地方党
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斗争，是夏
堡区百姓反抗敌伪“伪化”统治
的生动缩影。他们以机智与勇
敢一次次击退敌伪侵扰，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如皋人不屈不挠
的抗争精神。

香樟树荫浓重地压在地上，一个旋
转的圆木陀螺便成了日子里的亮色中
心。陀螺是木头削成的，底部嵌一颗滚
圆的钢珠，顶端涂着些鲜艳的红圈圈。
孩子们围拢在旁边，用鞭绳裹紧它，然后
用力抽开它身体，“嗡”的一声，陀螺便已
在地上飞速旋转起来，那声音强韧如秋
蝉鸣奏，急迫似催促着光阴奔走。

鞭梢每一下抽打，陀螺的身躯便激
灵一震，好像叹息了一声，又迅疾绷紧了
身形旋转得更快、更稳些。小腿来回奔
忙之余，耳闻鞭声清脆响亮，宛如时光尽
数挤榨为这一瞬的声响。我们一会儿扬
鞭驱赶，一会儿又屏息静待——看着它
忍受着鞭打之后兀自旋转，匀称而浑圆，
不可动摇地向前滚动着，四周的日子便
仿佛依附着它旋转的定律运转起来。

老巷子墙根下，常常戳着些奇怪的
陀螺。它们大多被粗钉子牢牢钉在墙壁
上，钢珠尖端正对着天空，钉痕深入木
头，留下一个个创口似的凹坑；有的则被
深插入土中生根，像倔强蝴蝶的茧，深埋
了翅膀，任凭风吹雨打，也再不能挣脱束
缚去飞翔了。

它们曾经也一定旋转过吧？只是如
今样子却显得更加凄楚。那些钉在墙上
的，伤痕处每每积聚了雨水，陈年积存的
水渍成了红漆上深褐的污点；插在泥土里
的，木头则渐渐朽烂，黑斑爬满全身，像新
的生命在体内酝酿又衰败。后来，我才知
道，这些是那些旋转时打转不稳、钻入草
窠中迷失了方向，或是惹恼了主人之后被
处决的陀螺。它们如今不再旋转，然而静
止之后，反倒显出更加寂寞的苦楚来。

巷子里有个少年名唤秋生，身子壮
实，胳膊上隆起一块块肌肉，好像藏着许
多愤怒的小老鼠。他鞭子抽得最响，陀
螺转得也最长久而沉稳。那鞭子仿佛长
在他的手上，挥动起来生出风雷之势，陀
螺便如受了魔力一般，立得端端正正，有
如长在土地上的一棵小树。

秋生长大后，却做了送快递的差事，
我看他每天骑一辆三轮车，满城来回奔
波；车子后面货物堆得高耸得几乎要倒
下来，像一座移动的小山。有时我清晨
买早点时碰到他，他总叼着半块烧饼，车
子立停路边，他脚匆忙踏着地，嘴里匆匆
吞咽着饭食，眼睛却一直焦急地盯着手
机闪动的屏幕。他那奔波忙碌的样子，
横竖看来如同一个在生活鞭策下急急旋
转的陀螺。

记得有天，秋生蹲在胡同口休息片
刻，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颊流下，湿透了
衣襟。胡同角落里的老鞋匠瞥了他一
眼，忽然对着我低语：“看吧，人其实比木
头陀螺还不如。木头陀螺终究有机会停
一停的，人呢？可停不下来啊！”

我默然无语。心下悄然琢磨着老人
话里的滋味：陀螺停泊之后尚有钉在墙
上的苦闷结局；人一旦停下，又该是如何
不知所措的光景？生活里，原来只有鞭
策下旋转时刻和孤寂处静止时刻两种姿
态，却都逃不出痛楚与疲累。

一日路过大型商场玩具柜，各式崭
新的陀螺在橱窗里排排坐着：塑料制成
的彩色陀螺，通体晶亮，甚至涂着荧光颜
料，科技感十足。它们无需鞭子抽打，只
要简单用力一转，便嗡嗡地旋转良久，其
旋转姿态之稳、时间之长，却远非昔日的
木头陀螺所能比拟。

但我细看之下，它们旋转时竟悄无
声息，那旧日鞭声以及蝉鸣般的旋转声
统统消失了；唯有无声的悬浮旋转，在透
明的玻璃罩子里，干净利落，却也显得冰
冷而遥远。许多孩子在柜前买了这种陀
螺，兴高采烈地奔出商场，却再也不见扬
鞭驱赶、蹲伏凝视的身影。

陀螺依旧在旋转，只是那旋转里不
再有人的呼吸与心跳了；鞭子似乎也消
失了，仿佛旋转竟已无需支撑，无需鞭策
了似的。然而，我后来却听说，这样不断
旋转的陀螺里装着的其实是一颗叫作

“陀螺仪”的精巧的小心脏，它们精密无
比，靠电驱动，悄然旋转在各类高端仪器
中，不知疲倦地测量着位置、控制着方
向，维系着精确的运行轨迹。

原来陀螺依然在旋转，在无人看见
之处，在背后维系着精密仪器的运作。
原来无声的旋转里仍然藏着陀螺赖以生
存的玄机——那鞭子纵使无形，却从未
离开。

陀螺旋转不息，那旋转虽不再响彻
我们童年的蝉鸣，却仍依靠永恒的鞭策
维持着平衡与方向。

无论木头或塑料，有鞭抑或无鞭，陀
螺毕竟总在旋转——旋转是它唯一的生
存之道，旋转是它面对世界的执着姿
态。我们这些被生活鞭子抽打着的人
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要活着，便总
该旋转下去，旋转着，奋力前行。

鞭子虽无声，而陀螺旋转不息，其声
终究沉入大地，永不止息。

湖林乡抗敌往事
◎章绚丽

李老师
◎刘白

陀螺
◎张健

新湖新貌 ◎陈顺源


